领导艺术的指导者——沃伦·本尼斯的代表作及其贡献
沃伦·本尼斯（Warren G．Bennis）是美国当代杰出的组织理论、领导理论大师。先后在安蒂奥克学院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经济学、心理学和商学，后来曾在几所美国大学执教，并从事过几年大学行政管理工作，现供职于南加利福尼亚大学。先后担任过四任美国总统的顾问团成员，并担任《财富》500强许多大公司的顾问、董事。至少著有27本与领导有关的书籍，1500多篇文章。其中被誉为50大商业好书之一的《领导者》，和另一本《如何成为领导》都被译为至少21种语言。1993年和1996 年两度被《华尔街日报》誉为管理学十大发言人，其论述管理问题的优秀书籍两度获得麦肯锡奖，并被《福布斯》杂志称为“领导学大师们的院长”，英国《金融时报》称其为领导艺术的指导者。 

　　怎样成为领导 

　　1989年出版的《怎样成为领导》一书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成功的领导者必须能够充分认识和表现自己，即必须要了解自己的身份，了解自己的优点和缺点，也很清楚该怎样扬长避短；领导者也知道自己需要什么，为什么有这样的需要，并知道怎样向别人传达自己的需要，以赢得别人的协助和支持；最后，领导还知道如何达到自己的目标。 

　　本书选定的范例是领导人，而不是有关领导人的理论，是在现实世界中行使职能的领导人，而不是在人工设定的环境中的领导人。尽管他们的背景、年龄、职业和成就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有两个共同的基本点： 

　　第一，他们都认为领导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塑造的，而且在主要程度上说不是外部塑造的，而是他们自己塑造的。第二，他们都认为没有领导人是刻意要爬到他们的职位的，他们只是充分地、自由地表现出自己的才能，也就是说，领导人没有兴趣刻意地证明自己，他们只有兴趣尽力发挥自己的才能。这中间的差别是至关重要的，因为那是受某种动机驱使而去领导和主动积极地领导之间的差别，现在受驱使去领导的人太多了，而主动去领导的人太少了。 

　　一个领导者如何使大乱变为大治？怎样学会不仅接受变革与错综复杂的现实， 而且把其当成事业发达的契机？要顺应变革时代，构筑崭新未来，创建不断学习进取的企业，个人和企业应具备十大要素： 

　　1．领导者要会实现梦想。领导者都有制订激动人心的规划的能力，使他手下的员工走入一个新的天地，并把规划变成现实。 

　　2．承认错误。不要惧怕犯错误，而是在一旦犯错误时承认错误。 

　　3．鼓励下属员工对自己说不，因为这会使领导者考虑问题更全面，更深刻。 

　　4．鼓励不同意见。领导者需要他周围的人发表相反意见，哪怕他们的意见荒诞不经。那些“不同意见传感器”告诉他们期望与实际进展情况之间的差异。 

　　5．有摘取诺贝尔奖的心理素质：乐观、信心和希望。一个领导者的世界观是具有感染力的，乐观和希望给人们提供了选择的机会。 

　　6．理解管理领域的皮格马利翁效应。“皮格马利翁效应”的大意是：你心里是如何想的，事情就会如想的成什么样。利文斯顿将该效应应用于管理领域：经理们希望从下属身上得到什么，和以什么样的方式对待下属，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下属的表现和事业发展；高水平经理的特点是，他们有能力建立更高的能力期望值，以便使其下属去努力实施；下属似乎经常做他们认为能干的事情。 

　　7．具有一种克利茨基式的“直觉”。克利茨基是那个时代最优秀的冰球运动员，他说重要的是知道冰球将滚到哪儿，而不是冰球现在在哪儿。领导者应当对文化以及公司的发展方向有所直觉。如果他们在开始时没有这种直觉，那么在他们实施自己计划时也要有这种直觉。 

　　8．要有长远眼光，领导者要有耐心。日本人的耐心超乎想象，一个公司居然制定了一个250 年的远景规划。 

　　9．懂得维持均衡。领导者要在公司中所有的竞争单位之间寻求一种平衡。 

　　10．要有战略盟友和伙伴。未来精明的领导者会意识到与其他企业建立同盟关系是多么重要，因为这些组织与他们的命运息息相关。 

　　下一代领导者将具有一些共性：受过广博的教育，无限的好奇心，热情奔放，永不停息，追求长远发展而不囿于眼前的蝇头小利，追求卓越，办事迅速敏捷，对人充满信心，具有团队精神，有规划、设想能力和乐于冒风险等。 

　　极客与怪杰 

　　《极客与怪杰：领导是怎样炼成的》是本尼斯与哈佛商学院教授罗伯特·托马斯(Robert J.Thomas)合著的作品，延续了本尼斯最成功的特色，在43位著名与非著名的领导者的采访基础上(Geezer——怪杰和Geek——极客)，寻找领导者共同的特质，这与年龄、性别、种族都无关。 

　　怪杰是那些年龄在70岁以上，经历了经济大萧条和第二次世界大战，30岁时的理想是在一个有实力的公司中得到一份可以养家糊口的工作，崇拜英雄人物和领袖人物，领导能力的养成阶段在1945 —— 1954 年之间。保持领导角色的怪杰有着一种决定性的重要品质——赤子态（Neoteny）。赤子态远比保持年轻的容貌这一层次含义要深远得多，虽然那也常常是其中的一部分。赤子态是指常常和年轻联系在一起的美好品质的保持：好奇、活泼有趣、热诚、无所畏惧、热情洋溢、精力充沛。不像那些被时间和岁月所击垮的人，怪杰们开放，愿意承担风险，对知识和经验如饥似渴，勇于向前，期盼明天。 

　　极客与怪杰相比有三个重要的区别。首先，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有更大、更雄心勃勃的目标；他们期望能“改变世界”及“创造历史”；而怪杰却只想到“维持生计”。其次，极客比同样年龄时的怪杰，更强调在他们的工作、家庭和个人生活中求得平衡。第三，极客与怪杰相比，相对不会崇拜英雄楷模，也不以英雄人物作为成功领导者的象征。这两代领导人之间区别最大之处，就是极客们对平衡工作与生活的追求和坚持，这一条把两代截然分开。 

　　但极客和怪杰都具有一些共同的个人品质，如适应能力、凝聚共识、独特的声音和对理念的执着。并且，两代领导人都有过至少一次强烈的、脱胎换骨式的经历，那种经历可以叫做“熔炉”（Crucible）。熔炉既是一个机会，也是一种考验。它又是一种关键时刻，能够激发你的才能，迫使你在两难中选择，也让人能够更关注。它让人能够深入地了解自我。这样的经历也许会使人一蹶不振。但对那些还没有崭露头角的人，可以从中意识到自己的才能和目标，准备迎接挑战，创造未来。不管这样的磨练是否恐惧难捱，每个人都把它作为人生的转折点，能够从此走上企盼已久，或者命中注定的路。 

　　本尼斯对组织理论有很大的贡献。他对非常盛行的层级式组织即官僚制进行了深入的分析，对其优缺点也进行了总结。环境的变化以及科技等一些动态因素，都使得以往的官僚制体系组织陷入严重的问题之中。官僚制体系是在相对确定性条件下发展起来的，那时候环境是稳定和可预见的。现在的环境却经常处于变动状态，各种力量之间的因果机制变化无常，一切都无法预期。环境的变化给官僚制带来的问题是不可逾越的，预示着官僚制组织的最终崩溃。本尼斯对组织变革的趋势在上世纪60 年代就进行了大胆的预测，如授权、扁平化等的发展已被事实证明。官僚制虽不会马上消失，但其变革的趋势不会改变。 

　　其次，本尼斯对领导理论的贡献有目共睹。他对领导的本质，领导行为的特征，领导团体的信任关系，影响领导行为的影响因素等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研究，得出了许多科学结论。他认为领导在本质上是相同的，领导行为不是天生的，可以后天获得。也就是说，领导不但是一门艺术，还是一门科学。是科学就有内在的规律，通过正式的教育也能引发与诱导。本尼斯关于领导本质的语言至今发人深省，如“只有当浪潮消退时，你才可以看到谁在赤裸着身体游泳”，“一个不断取得成功的领导者，其天才之处在于能感知环境的变化”，“伟大的领导者都是伟大的学习者”，“产生信任是领导者的重要特质，领导者必须正确地传达他们所关心的事物，他们必须被认为是值得信任的人”。 

　　本尼斯教授最早著作的源头是他早期对组织活力的研究。他对上升到领导地位的人以及他们如何从普通员工和经理当中脱颖而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又导致了他对领导问题本身的思考，进而将其定义为“提出令人信服的设想，并将其转化为行动而且使之持续下去的能力”。要取得成功，一名领导必须不仅能够为组织提出一种设想，而且还能就这种设想与员工有效地进行沟通。而这又需要“自我管理”，即了解自身的技巧与能力，以了解如何才能更有效地宣传这一设想。 

　　一位领导人需要有培养并维持信任的能力，而信任是“将领导者与被领导者结合在一起的粘合剂”。要培养信任感，领导人必须表里如一，令人信服。他们应该从正面进行领导，要被大家认为愿意接受挑战和勇于承担风险。本尼斯认为，杰出的领导人有三个共同特点：雄心、能力、诚实。所有这三点都必不可少，而诚实尤其重要。没有诚实，雄心和能力最终将把领导人本身和组织引入危险之中。 

　　“领导科学”在中国是颇受争议的学科，但对领导人才的重视和领导规律的探索从未停止。就像管理的科学性与艺术性一样，领导也应既是科学，也是艺术。对艺术性的东西需要挖掘，基于艺术挖掘基础上的领导科学并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适合传统稳定与秩序环境下的控制与激励等领导艺术，可能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却很难行得通。产品和技术生命周期的缩短，信息化手段的改善等都对传统领导科学与艺术提出了挑战，必须根据环境的内外部条件进行不断创新。 

　　本尼斯强调“严峻的考验”是成功领导人的前提，而“最糟糕的莫过于成功过早，因为它失去了在逆境和困境中学习的机会。”这样的熔炉既可能是艰难环境的挑战，也可能是千载难逢的机遇。本尼斯把怪杰们所处的时代称作“受限的时代”，而把极客们所处的时代称作“选择的时代”。可以看到，对于目前的中国市场环境而言，就是这样的选择时代。 

　　中国和美国的年轻一代领导者几乎同时进入了本尼斯所说的领导的“熔炉”——不是公司失败，而是对远景的认知被颠覆。他们都受比尔·盖茨等奇才们成功的诱惑，都看到斯蒂夫·乔布斯把车库里的兴趣爱好发展成苹果电脑公司，几乎同时看到杨志远、贝佐斯和他们公司的兴起，第一次可以近距离地看到新浪、搜狐等新兴公司发展的历程。 

　　中国正在成长的这一代领导者在表面上可能很接近本尼斯早年的描述：“他们或是左脑发达，或是右脑发达；高矮不齐，胖瘦不一；或伶牙俐齿或笨嘴拙舌；或过分自信或缩手缩脚；或西装革履、意气风发或蓬头垢面、失魂落魄；或相信群众或推行独裁。” 但在本质上，他们又和美国现在的年轻一代领导者非常相似，“理想远大，也更急于实现他们的志向。” 

　　但也注意选择机会过多所产生的迷惘和障碍。本尼斯甚至说，这一代人几乎“在无数的可能性中窒息”，他指的显然不限于商业方面。英雄与偶像都是昙花一现，“伟人已死，组织越来越被理解为一个联合体式的东西，而不是某个个人拉长了的身影。” 

　　其实我们同时生活在“受限的时代”与“选择的时代”。经常会发现遍地是黄金式的机会，但你真正准备实施时，却可能到处是红灯，常常遇到堵车，还可能遇到根本无法通过的障碍。跨国公司和国外资本似乎已占领所有的高利润、高成长市场，似乎中国的企业难以突围。其实，坚持极客和怪杰所共有的个人品质，如适应能力、凝聚共识、独特的声音与操守等，就会发现更多的市场，每个领域都可能是等待开拓的沃土。

